
张叶荷

你美化过自己吗？

日前， 在刷某视频软件时发现， 艺人许

晴因 “公主病” 被骂上热搜， 原因是她和大

多数人不对盘、 没有生活能力、 有 “公主

病” ……那时， 我就一直在想， 一个可以固

执地坚持自我的人， 即使在镜头面前， 也不

愿意 “美化” 自己， 该有多么的 “从心所

欲”？

人的一生中， 会因为多少事而焦虑， 会

焦虑多久？ 回首过往的岁月， 小时候， 我会

因为一个数学成绩还没出来， 以至于晚上做

梦脑子里都是那红色的、 大大的不及格； 大

学后， 我会因为六月将至， 自己还没有想要

干的事、 想要从事的行业， 而到处刷招聘网

站， 获得建议； 工作后， 我会因为一个重点

选题只有想要到达的方向却没有到达的桥

梁， 而在床上翻覆来去， 最终只能叹息着入

睡， 希望头发不要因为此次无用的苦恼再掉

几根……

小时候的焦虑， 是因为我是一个大部分

人眼中的 “好学生 ”， 我不想别人觉得我

“马失前蹄”； 大学时的焦虑， 是因为我不想

“毕业就等于失业”， 成为一个无业游民； 工

作后的焦虑， 则是更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如今， 我的焦虑则是， 如何改掉自己 “轻

浮” 的外在， 做一个让人信赖的 “社会人”。

“如果只看外表的话， 我一定想不到你

也快要三十了……” 诸如此类的话语， 自工

作以来听了也不少。 很多时候， 我以为心态

年轻一些， 爱笑爱说一些， 就会更容易让

人接近一些， 却没想到会造成现今一个让

人觉得不成熟的自己。 那么， 我是真的不

成熟吗？ 这个问题， 我也一直在想。

万事， 有因必有果。 大学时， 在各个

单位实习的我不爱与同事聊天， 每天上班

的主要日常就是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 在

能力之内将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如完成每

月的演出安排表， 自己再多想一步， 用不

同颜色的字标注出该月所有的节假日。 后

来， 我发现， 工作是做好了， 却很难融入

集体 。 最终 ， 被定义为 “缺少与人畅聊 ”

的能力。

后来， 发现这样确实不行。 于是， 我

努力克服自己对不熟悉的人很 “慢热” 的

习惯 ， 在白天努力成为一个 “爱说爱笑 ”

的人 ， 到晚上再回归到那个不太爱与人

“深交” 的自己。

搜索聊天记录里的 “哈哈哈”， 可以出

现几百上千条记录； 每一句话， 不带一个

表情包， 则话还没有结束； 见到谁都是笑

脸相迎， 即使心里已经在翻白眼……看看

工作后的自己， 我也不知道是自己戴上了

面具， 还是面具找上了我？ 你说， 那个爱

笑爱说的我 ， 和那个不爱与人说话的我 ，

到底哪一个是我？ 这个问题， 诚如我本人，

也不知道准确答案。 或许， 只有等我七老

八十之后， 才会有答案吧。

王 湧

滨江一景

B4 周末博客
www.shfzb.com.cn

2020年 3 月 2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徐荔 E-mail:fzb_zhoukanbu@163.com

因为经常跑监狱采写 “大墙故事” 的关

系， 我的微信联系人里有许多监狱民警。 疫

情发生后，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 “失踪” 了，

后来才知道， 因为监狱开启最严格管理模

式， 他们不是在监区内封闭执勤不能带手

机， 就是忙着相关工作根本来不及看消息。

最近，终于渐渐看到了他们，有的出现在

公众号推送的文字稿件中，“解释”着他们“失

联”的原因；有的自己发了朋友圈，调侃备勤

中的自己变身 Tony 老师， 给久未归家的兄

弟们剃了头； 有的在我发布的相关内容下发

表评论，笑称他们恐怕要“秋冬装进去，春夏

装出来”，是一群“被遗忘的人”……

电话采访几位民警时，“服从命令、 职责

所在”是他们说的最多的话。 以前，我总会嫌

这样的说法太过“官腔”，但这次这句话却让

我感觉安全。有时我在想，要是每个人都能不

折不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是不是许多灾

难就可以避免。也许有人会说，只要是人都会

有私心，难免会懈怠。 是啊，所以你一个我一

个“难免”的私心、疏忽捅下了娄子，然后再由

许许多多人付出时间、 精力甚至生命的代价

去弥补，而这些补漏洞的也不过就是普通人。

坚守岗位的监狱民警们应该也有那么一

丝丝无奈吧。 身为警察， 他们必须履行职

责， 可他们谁又不是儿子女儿、 丈夫妻子、

父亲母亲？ 自古忠孝难两全， 采访他们时，

我脑袋里总会蹦出这句话。 还有些为人母的

民警在提到孩子时， 即使隔着电话听筒， 也

能感觉到她们语气中的柔软、 歉意和想念，

忍着不哭已经是她们最大的坚强。

相比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可爱可敬的医务

工作者们， 大家对监狱民警的坚守其实知晓

得不多， 而像监狱民警这样默默在战 “疫”

中坚守职责的群体应该还有不少。

“虽然外面对我们的报道不多， 但现在

的平安，应该也有我们的一份力吧？ ”用不确

定语气说出这句话的是上海市女子监狱的一

位民警，因为执行任务，她已经 50 多天没有

回家了。对她的问题，我想答案很显然：是的，

有的，谢谢你们给我们的安全加分！待可以见

面的时候，我想给你们一个拥抱。

徐 荔

写给“被遗忘”的人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缘

故， 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犹如横空出世一

般成了名人， 许多人亲切地称他为 “张爸”，

他的许多话也成了 “名言”。

张爸的专业是医学， 想必没有受过新闻

传播或者公关方面的训练， 但他的说话艺术

和传播效果，却因此更值得我们琢磨和借鉴。

首先是深入浅出。 作为一名医学专家，

张爸自己也说过 “我说的话每一个汉字你都

能听明白， 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

他并不因此拒绝与媒体和公众沟通， 反而不

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 用各种形式与公众分

享他对疫情的分析判断乃至预测， 让老百姓

能够心中有数、 临危不乱。

其次是言简意赅。 从“不能欺负老实人”

到“防火防盗防同事”，张爸始终能自己创造

金句，用最少的言语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再次是情真意切。张爸的采访和发言，几

乎全是真情实感和接地气的表达。 也正因为

如此，老百姓既听得懂，也愿意听。比如他说：

“我不是非常鼓励大家加班加点，这本身也不

怎么人道。 我们没有理由叫人家抛弃自己的

家庭，在这里无休无止地工作。除非你热爱得

不得了，但对很多普通人来说，它也就是一份

工作。 你不能用高尚啊这些词来绑架别人。 ”

最后是泰然自若。 疫情当前， 张爸的工

作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但无论面对镜头，还是

诉诸文字，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自信从容。对

于疫情防控，他说“你觉得很闷么，病毒也被

你闷死了”“上海的重症（治疗）方案讲出来就

一个点，上海市卫健委把上海市所有的资源、

多学科的团队， 全部集中在这里”“上海的方

案并不是停留在纸头上的， 上海的方案应该

写在病人身上， 这些病人都出院了， 我认为

上海的方案就出台了” ……

而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对国外做法的各

种质疑， 他也并无丝毫沾沾自喜， 而是尽可

能地破除公众迷思： 新加坡是 “武当派”，

美国的疫情不用我们担心， 德国的默克尔总

理是直接把最坏的结果现在就告诉你， 但是

这种最坏的结果是有前提条件的， 就是全欧

洲不采取任何措施， 以后也没有疫苗与特效

药， 而且是在后面几年的时间跨度内都没有

药物和疫苗， “只要各个国家的策略变得越

来越积极， 那么国际疫情最终得到有效的防

控只是时间问题”。

到那时， 张爸说他会 silently （默默地）

走开。 但我相信， 许多人也会默默地在微信

订阅中留下一个公众号———“华山感染”。

陈宏光

张爸的说话艺术

电视剧《三生三世枕上书》完结了，这部

根据同名原著小说改编的仙侠剧， 在开播之

初因剧情拖沓受到了诸多诟病， 在豆瓣上的

评分一直居于及格线之下。那时，老同学还跟

我吐槽：“千篇一律，真的有人看么？ ”随着剧

情的发展，以及抖音上如火如荼的宣传，剧的

评分却开始一路走高。 而且， 同样是超前点

播，《枕上书》 在它的观众群体中得到了与电

视剧《庆余年》完全不同的待遇，追《枕上书》

的人几乎都花钱花得甘之如饴。 比如我那位

之前强烈怀疑这剧“没人看”的同学，就是花

钱开通VIP、 购买超前点播的人之一……这

似乎也印证了近年来仙侠剧的“真香”定律。

其实仙侠剧一直都是荧屏上的宠儿。 尽

管几乎所有的仙侠剧都有着同样的毛病：剧

情雷同、人设单调、架构的虚幻世界格局也大

同小异……但是， 仙侠剧从来没有缺少过观

众，这是因为它对自己的观众群体定位很准。

仙侠剧大抵上可分成两类。 第一是诸如

《仙剑奇侠传》《古剑奇谭》这样以游戏内容为

基础改编的， 这一类的观众群体无疑就是大

批的游戏玩家。当年《仙剑》播出的时候，多少

玩家是守在电视前等着看的，BGM一响起，

就够激动了；第二类则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比如《三生三世》系列、《花千骨》等，这一类的

观众群体大部分来自“原著党”，他们或批判

或喜欢， 总之就是几乎所有看过并喜欢原著

的读者都会去看一看改编的剧。所以，它们本

身就有观众基础，基本上只要选对了演员、改

编得别太离谱，至少及格分还是能保住。

而除开这两类观众基础， 所有的仙侠剧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众群体， 那就是永远

有言情故事情结的女性观众。其实，影视剧有

时可作为反映生活、感悟人生、引发思考的良

药，有时也可以仅仅就只是调味品。

拿我自己来说，看仙侠剧时，一边我的感

性被人物之间的情感所调动， 另一边我的理

性又被其中的Bug和拖沓的情节所刺痛。 但

仔细想想，影视剧是艺术品，也是商品，而观

众有时看个剧就是图放松、图愉悦。

因此，即便仙侠剧普遍存在注水严重、故

事粗糙等问题（说真的，观众清楚得很，并且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抱希望），但她们依然愿

意为了男女主的一个吻，眼巴巴等上好几周，

花钱开通VIP超前点播。 因为，嗑一次糖带来

的精神愉悦，值！

王 菁

仙侠剧的“真香”定律

徐 慧

春来了

盼望着， 盼望着， “零” 来了， 春天的

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重新按了播放键， 从暂

停中醒过了神。 地铁恢复了热闹， 办公楼的

灯火也点亮了， 路面上 “堵车大军” 又回来

了。 孩子们从家里出来了， 在社区的花园里

大笑着、 奔跑着与你擦身而过。 街边的小

店， 一路骑行看去， 不再是封门关院的冷

清。 夜间的霓虹终于被添上人声的喧嚣， 总

算有了久违的烟火气。

公园重新开放了， 海棠、 樱花 、 郁金

香、 油菜花，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争着要

在阳光下好好露个脸儿； 红的、 黄的、 粉

的、 白的， 远远望去， 一大片一大片的， 透

着一股热闹劲儿。 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也叫

人忍不住低下头去打个招呼， “许久不见你

也出来了呀？”

纸鸢飞起来了， 空竹在线上跳跃， 阿姨

们的丝巾也飘起来了。 滑板车、 三轮车、 独

轮车都骑出来了， 斜戴帽子的青年、 咬着奶

嘴的娃娃、 扎着头巾的爷叔， 骑手们翻着花

样在小道上穿行。 自拍杆、 三脚架在树荫

下、 花丛前驻足； 手机、 单反留下花与人的

光影 。 这个时候 ， 口罩是要临时取下的 ，

露出藏到了春天的美丽妆容， 与百花争上

一争也是不怕的。

雨是定然要来凑趣的， 春雷更是粉墨

登场， 一场春雨绵绵密密在夜里撒下， 空

气里青草的味儿更浓了， 闻起来精神也是

一阵清爽。

春天， 从冬走来， 驱走了压在人身上

的阴霾。 人们从家里走出来， 开始忙活起

各自的事儿。 春来了， 冬的寂寥却不能叫

人遗忘。 听闻他国的冬尚未过去， 清冷的

水道却变清了， 天鹅、 海豚都回来了； 马

儿、 野猪上街体验人的生活。 当人类静止，

自然悄悄回来了， 长时间停放的汽车竟也

长出了嫩嫩的绿芽。

冬想教会我们的 ， 远远不止于苦痛 。

当喧闹回归， 当工业再兴， 当我们踏进春

天里 ， 伤痛不会被遗忘 ， 那些曾经奋斗 、

现在也依然在奋斗的人们不会被遗忘。 当

冬天完全过去， 我们更需要回想、 更需要

反思 ， 为了下一个冬天可以留存的温暖 、

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


